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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花逊雪三分白，雪却输梅一段香”，2015年初，当我一
再通读浙江作家近期作品，脑海里不自禁浮现出宋代诗人卢
梅坡的这一联名句。在过去的半年里，文学浙军坚持以人民为
创作中心，成绩斐然，数百篇优秀新作在我的案头堆积如山，
有的早已引起了评论的热潮，有的得到了影视人的青睐，社会
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浙江作家们运笔如风，各擅胜场。

出入古今，拷问人性

赵柏田《买办的女儿》（《十月·长篇小说》2014年第4期）取
材于真实的历史事件，以人类历史上死伤最惨烈的一场内战
为背景，既有编年史家的严谨又有灵动的想象——上海的钱
庄伙计陈小羊爱上了买办之女樟梅，买办却把女儿嫁给了洋
人，陈一怒之下去苏州投了太平军，并给心上人发出了七封长
信……血与火、情与欲、承诺与背叛，交织成现代性降临前夜
的种种曲折和波澜。最后，胜败双方都陷入了反思：刚刚发生
的是革命还是噩梦？作家在扎实推进的叙事中拷问人性、关怀
救赎，发人深省。而周建新的中篇《昨日豪绅》（《中华文学选
刊》2014年第12期）则以曲折的故事写出了坚硬与柔软、爱与
恨的对比与转换。

何丽萍的长篇小说《在云城》（《江南》2014年第5期）在诗
意的题目里包裹着以卢家几代人命运刻就的乱世惊梦般的警
示印记。在1949年至改革开放前夕的时间跨度里，卢氏世家徒
留残影，少爷、太太们在一次次的荣辱转换、生死跨步与信仰
起伏的关键时刻，尽力完成对自己的拯救，让生命葆有尊严。
作家强调，她试图展示的是小城艰难的历史进程和百姓的无
序生存状态，以及父辈那一代人突兀怪异的命运，还有个人与
社会、理想与现实之间的种种冲突。作品针脚绵密，有一种旧
时月色般的静谧熨帖。无暇通读长篇的读者假如品咂一下董
菊米等主人公的名字，也可咀嚼出些许深长的滋味。而嵇亦工
的长篇小说《狂犬病》（《江南》2014年第6期）则再现了从“文
革”中走过来的和作家同龄的那代人的友情、爱情和多舛命
运：陆小兵、耿宁等经历了复课闹革命、插队干革命、返城大运
动、攻文凭、洋插队，以及改革开放后的经济大潮，他们或主动
或被动地成了这段历史的样本。如果说何丽萍是在对父辈的
回望中摹写历史的肌理，那么嵇亦工则以平实简约的笔墨和
生动细微的画面实现了深刻的内省，揭示出那一代人心灵深
处残留的“文革”毒素，体现了他作为军人的谨严和犀利，字里
行间亦不乏作为诗人的灵光闪耀。

而浙江评论家的目光也常停驻在历史题材上，如洪治纲
以《传统文化人格的凭吊与重塑》（《文学评论》2014年第6期）
为题评论刘醒龙的长篇《蟠虺》，指出作家“将浓郁的历史意识
和强烈的现实关怀融为一体，展示了远古青铜重器中所蕴含
的传统文化人格”。而高玉则认为阿来的长篇《瞻对：终于融化
的铁疙瘩——一个两百年的康巴传奇》是一个历史学体式的
文学文本。

老作家张廷竹的中篇《后代》（《十月》2014年第4期）老辣
圆融。主人公潮儿是旧时代的老爷与佣人所生，在嫡母的冷眼
中长大，又被姐妹剥夺了应继承的财产，然后前妻在离婚时拿
走了他所有的资产，不得不以开快递公司谋生。李旺高是潮儿
的打工仔，乃其母为了延续香火跟丈夫的堂兄“借种”而生，从
未得到父爱。围绕这一对同样善良执拗的老板和雇员，引出潮
儿的小妹及其前夫和女儿、按摩女黑牡丹等人物的命运纠葛，
充满市井气息，或卑微可怜，或卑劣可恨，无不栩栩如生。作品
的时间跨度很大，作家举重若轻，以中篇的篇幅承载了长篇的
内容，故事脉络清晰，人物立体生动，从旧时代大户人家的生
活剪影，到“文革”动乱的残酷、经济大潮中人情的冷漠，还有
弱势人群的艰辛酸苦，无不榫卯相扣，呼之欲出。

精巧构思，关怀底层

温州小说家王手的短篇《汽车上》（《作家》2014年第7期）
以“我”在长途车上偶遇老文艺工作者林老师开篇，借林之口
回忆林在雅阳支教的青春片段——短短半年，永难忘却的是

“穿了一条蓝白花纹的百褶裙，一件在雅阳乃至B县都很少看
到的的确良衬衫”的女孩，和他们之间若有若无有始无终的爱
情。然后，“我”展开想象补充故事的下半部分。男女主人公终
于久别重逢，发现“除了空气和天色还是旧的，这里真的是面
目全非了……”小说的前后两部分一实一虚，似实而虚，似虚
而实，勾连巧妙，意蕴丰厚，回味深长，已入选《2014中国短篇
小说年选》。哲贵的《酒桌上》与《汽车上》异曲同工，以一场宴
请折射人生百态——“信河街的风俗，托人办事后要宴谢。这
个宴谢很有讲究，酒店要五星级。包厢号要带８或６。白酒要
茅台或五粮液，红酒要原装进口。最主要的是陪酒的人要有质
量，又不能抢主宾风头。”“我”目睹了信河街一个城中村的村
委会主任孙一克及陪客们在酒桌上的种种丑态，包括他和服
务员的冲突。服务员出场很少，但最后对孙的掌掴既出人意料
又似在情理之中。而最妙的，窃以为是随之而来的波俏结
尾——孙主任“对大家招招手，好像什么事也没发生过，脸上
堆满笑容，说：‘喝酒喝酒，大家继续’。”两个短篇的标题和结
构技艺属英雄所见，均在一个狭小的时空里展开广阔的叙写，
纳须弥于芥子，摹一斑而见全豹。哲贵的另一短篇《契约》（《上
海文学》2014年第10期）则在貌似“援交”故事的结穴处，欧·亨
利式地收煞全篇，余味悠然。汤汤的《桃子红》（《儿童文学·经
典》2014年第9期）让35岁就去世的祖母现身，给孙女以温情

的慰藉：“弦儿的奶奶常常烙饼，叶子的奶奶像母鸡，阿铃的奶
奶会做花裙子，小麦的奶奶爱变戏法，土豆呢，她每年都能吃
到奶奶种的桃子。”

巴克的中篇《无处可逃》（《山花》2014年第11期）由三个短
篇《逃亡》《同情》《疼痛的心》组成，既独立又关联，核心事件是
某街道办主任被查，且因事先得到风声而逃亡。三篇中的人物
互相穿插，一篇中的次要人物成为另一篇的主角。关注底层的
还有吴伟剑，其中篇《白天的猫头鹰》（《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
报》）以村妇史林华杀死情夫为主线，描写连续两个上门女婿
都留不住的主人公喑哑无望的生存状态，和第二任丈夫突然
归来给予她的慰藉，以及在守住这份迟到幸福的强烈欲求中
萌生的杀机，读来令人唏嘘。

散文作家苏沧桑的笔致向以柔中带刚长于哲思著称，其
《她用目光抚摸老梨树像抚摸自己》（《散文选刊》下半月2014
年第7期）以平实而诗意的纪实笔法刻画了一个普通而伟大的
女性——她一个人靠勾头花、织袜子艰辛地赡养婆母、养母和
续娘（丈夫前妻的母亲）三位老人，读之令人潸然。而诗人钱利
娜的纪实文学《孤独的孩子》（《中国作家》）2014年第8期）以真
实生动的细节、流畅纯粹的语言表现智障儿童陆明亮的生活，
挖掘特殊教育老师和家长、孩子的人性之美。自称“草根华侨”
的阿航在中篇《脸谱面具》（《上海文学》2014年第9期）里将故乡
青田称作鹤城，拿自己在非洲和南美洲的苏里南生活时获得的
素材加工成这一副当代华侨打拼闯天下的“脸谱”，不失添油加
醋后的艺术真实。还有，雷默的短篇《鸡蛋》（《作家》2014年第11
期）为“只有时间是富裕的”主人公肖生设置了一个非常极端的
处境：父亲病危临终，妻子怀胎临产。为满足妻子吃蛋的愿望，
他出门找蛋，从强借高利贷开始，游走于裁缝铺、冥衣铺等，最
后被警车带走。他的绝望，恰似一摊碎鸡蛋。

东君在短篇《在一条河流般孤寂的大街上》（《山花》2014
年第9期）里也将主人公安置在繁华的老街上。围绕着神秘的
电器行老板，黑社会头子西门阿大和牙医、电工等依次登场，
老板那枚铜币到底意味着什么？作品故意不交代清楚，营造出
似有若无、似明若暗的艺术效果。东君认为，小说“可以在原本
要说的地方不‘说’……说得太多了，故事讲周全了，恰恰丢失
了一些至为重要的东西。”（《小说是什么》，《作家》2014年第10
期）无独有偶，杜法在其中篇《寻找小丹》（《钟山》2014年第5
期）里，也故意为小丹设置了女教师和金鱼两个身份，主人公
曾老四服法后捐献了眼角膜，得到角膜的女人到底是不是小
丹，作家含糊其辞，留给读者幽深广阔的延伸阅读空间。还有，
为孩子写作多年的冰波在其《九叶草》（《儿童文学·选粹》2014
年第7期）里编织了一个野公牛和机械母牛的故事，构思奇异，
手段高妙——这是作家十多年前的旧作，但现在读来毫无违
和感。

写心写情，深入“故乡”

小说家钟求是认为“一部作品的写作，其实就是写作者以
孤单之身踏上回故乡之路……对一个作家而言，所有远去的
日子都是故乡，往这故乡深处走进去，就能找到熟悉的气
味、熟悉的情感和熟悉的朋友。”其新作 《我的对手》（《收
获》2014年第6期）的主人公“我”先是特工后为作家，暗合了作
家本人的经历。“我”难耐枯寂，伪造情报而立功受奖，不久被
逐出情报部门。又因为寂寞，他再次伪造情报，让自己卷入
神秘谍战。钟求是相信自己精心搭建的文学之梯可以引导孤
独的读者通向往日，重新获得内心的安宁，而这也应是其谍
战小说从一开始就不以离奇的情节取胜而重在写心写情的深
层原因。

畀愚的《新记》（《小说月报》2014年第12期）讲述了一段日
本侵华前的上海滩传奇，风格绝似其《邮递员》，枝桠繁茂而脉
络清晰，故事惊心动魄，荣获2014年度“人民文学奖”。畀愚强
调：“构思瑞香这个人物之初，她的结局就已经注定。她会在最
后说，我的一生都在找寻我的故乡。”在张忌的短篇《素人》
（《收获》2014年第4期，《新华文摘》转载）里，公务员赵一新选
择了跟苏老师学习古琴，成为淡泊名利的素人。而在王安林的
短篇《小畜生》（《山花》2014年第7期）里，代替古琴的，是一只
猫——这只猫，到了韦陇笔下，叫作《永恒的位置》（《青年文
学》2014年第9期）。

金岳清的《远距离欣赏》（《人民文学》2014年第9期）和詹
政伟的《路径》（《江南》2014年第4期）都选择了目前日常生活
中极其常见的题材，前者是出轨，后者是失独。有钱的男人遇
到漂亮女人，出轨似乎并不奇怪。篇名《远距离欣赏》泄漏了作
家的心态密码——世俗社会中的普通男人理智地不希望有小
三在身边，远远地欣赏就足够了。在小说绵密细致的叙写中，
读者可以听到作家对凡俗现实的敏锐感知，以及无奈的叹息。
而《路径》里因突发事件失去独子的陈家夫妇，惟一的希望是
儿子女友清丽腹中的胎儿，于是，求她不要流产成为头等大
事。这个孩子，生还是不生？清丽的难题，其实也是作家、读者
和全社会共同的难题。

当然，作为女性读者，我始终认为，从古至今，论写心写情
之细腻婉约、烛照幽微，尤其是刻画女性内心，往往是女作家
更擅胜场。在方格子的笔下，当代人在外部世界的压迫下倍感
无力，主人公冬青没有能够等到她满心盼望的男人所许诺的
那摇滚之后舒缓的二胡乐声。小说的时间跨度较长，淋漓尽致
地体现了生命之重（《谁在那里自言自语》，《小说月报》2014年
第10期）。舟卉的中篇《枕边人》（《钟山》2014年第5期）以正、

侧两条线索分别描述一对闺蜜沈艾和陈嘉凡的情感心路，细
节丰富，情节抓人，显然具备影视改编的良好底子，亦隐现了
作者的编剧身份。

帕蒂古丽近来创作呈井喷之势，其《被语言争夺的舌头》
（《人民文学》2014年第7期）荣获2014年“人民文学奖”，其魅
力在于“通过个体民族语言记忆记录一个时代的文化选择”，
呈现出“语言选择与文化精神传承间隐秘而悠远的勾连，在飞
逝的时光中体认语言是灵魂的阐释者，从而赋予文字宏阔的
文化意蕴”（授奖辞）。当我随意问起古丽的旅迹，她的答案如
此简明，“我所有的假期都用来回新疆了”，透出她背后那决不
简明的精神文化密码。《散文选刊》去年7月刊发的《帕蒂古丽
散文特辑》均是其代表作，如《词语带我们回到喀什噶尔》《诵
经声里的外婆》。

干亚群也喜欢从自己的过往截取素材，以清新雅淡的文
字组成江南农村生活的水墨长卷，带有陶渊明的情味，可亲可
喜。其《我们的世界在它的眼睛里》（《散文选刊》2014年第7期）
生动描述农人与耕牛的亲厚，视角虽旧，但动人心怀。《梯子的
眼睛》（《散文》2014年第9期）则借一架楝树做的梯子描摹村庄
里淳朴的邻里关系，感怀母亲的朴实善良和淳厚。“眼睛”这一
词在亚群的笔底化为活脱脱的清纯少女，带着江南水乡的粼
粼波纹，清而静，轻而柔，慧而黠，又分明装载着沉甸甸的怀旧
和挥之不去的乡愁，可咀嚼，可怀思。与之异曲同工的是叶丽
隽的诗歌《果园》（《十月》2014年第5期），都是适合推荐给中学
生的佳作。同样受到孩子们青睐的还有发表在《儿童文学》上
的赵海虹的《爸爸的眼睛》、毛芦芦的《捉“鹅”》、常立的《到你
肚子里躲一躲》、慈琪的《给我起名的陌生人》和《叔叔的影
子》、孙昱的《暮色中的小矮人》等等。

叙人叙史，苍润平实

文史随笔是新时期以来颇受关注的文体之一，浙江作家
中颇有几位此中高手，如赵柏田的《南方庭院》（《江南》2014年
第4期）以私家园林为中心，还原了计成等筑园大师和祁彪佳
等园林主人的人生片段，灵动而不失严谨，是散文形散而神不
散的最好注脚。其中，最令我动容的是祁彪佳的妻子商景兰，
这位明清之际最有代表性的女诗人在丈夫从容自沉殉国后毅
然扛起家国重担，“她在《悼亡》诗中如此这般自坦心迹：‘公自
成千古，吾犹恋一生。君臣原大节，儿女亦人情’”，其人生再无
涓滴欢乐可言，而祁家的寓园不仅承载着以她为首的女性文
学社团的活跃，更承载着国破家亡的刻骨之痛。而商景兰这样
创作秀雅朴茂、品格端雅坚韧的女性文学前辈兆示着浙江女
性文学的日益繁盛。赵柏田还有一篇《九烟》（《中华文学选刊》
2014年第10期），亦是传记，好玩好看，发人深省，其主人公是
黄周星，一个我们在明清史料里经常会看到的名字。还有，施
立松的《永恒之女性》（《散文》2014年第9期）选择近代传奇女
性吕碧城作为速写对象，激赏中带着悲悯；《时代的寻梦人》
（《散文》2014年第7期）的主人公则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
思想文化界的风云人物张竞生。而笔者最喜欢的则是黄亚洲
笔下那位《台北，大隐隐于市的余光中先生》（《美文》上半月
2014年第9期）——余先生没有在居所的二层楼之间安装内部
楼梯，因为“我们这个年纪了，总是要走的，房子可以分着留给
后代，她们是不愿意上下打通的”。

另一类大散文是家族记忆式的，临摹先辈形象，追忆家族
历史，同样厚重而不乏历史的沧桑感。如金学种的《族长》（《钟
山》2014 年第 4 期）、蔡恭的《一个名门望族的兴衰》（《江南》
2014年第4期）和朱文豪的《往事如浪扑心头》。袁明华的《我们
曾经新浪微博》（《江南》2014年第4期）则是以微博的形式记录
游踪，形式新颖。还有，特别值得强调的是马叙《溯江而上，顺
流而下》（《江南》2014年第5期），为钱塘江作传，细节丰富鲜
活，文字动感质朴，全景式地呈现了这条浙江母亲河的斑斓诗
意与人文历史，大气厚重而不乏诗意，恰可与张巧慧的诗歌

《与大江书》（《诗刊》上半月2014年第12期）、陆原的散文《一
洗心尘》（《青年文学》2014年第12期）相参看。

与大散文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精巧的短诗。荣荣的《小馄
饨》（《花城》2014年第5期）以江南最常见的小点心为题，平实
中蕴含着直击人心的巨大力量，很江南，很写实，生活的烟火
气之后，是诗人敏锐睿智的哲思，笔者几乎过目可诵：

“不烂锅里也会烂胃里。”
一份普通的早餐 一个不抱怨的男人

他完全醒了 而门外的世界
醒得更早 有几句争吵似乎想挤进来
我想，这个人，也许就是张敏华笔下那位78岁的老父亲：

“他悄悄告诉我/他三本存折的密码——/都是我的生日”（《生
日，和父亲一起洗澡》，《星星》2014年第10期）。或者是郁颜诗
中那位“想用纸写一封信，用饭粒封口”（《寄远》，《诗刊》下半
月2014年第8期）的主人公，抑或是芦苇岸的《晚景》（《人民文
学》2014年第12期）中那位“挎着篮子的村妇”，“她的篮子里/
早上装着数颗鸡蛋，几把香椿、野葱/现在空篮子装着落霞/装
着傍晚的小风/也装着她的如释重负”。而王自亮的《钟表馆》
（《诗刊》2014年第9期）里，“许多钟表在沉睡”。

总之，2014年下半年，浙江作家创作势头强健，特色鲜
明。小说、散文仍占主体，儿童文学收获颇丰，诗歌、评论
的数量质量也在不断提高，老中青三代作家手挽手一起迈进
全新的2015。

想 去 的 地 方
——文学浙军近期创作印象 □郭 梅

叶辛的长篇新作《问世间情》
的故事梗概如下：在上海打工的
农民工索远小有所成，担任一家
工厂的主管，他和同厂女工麻丽
过起了“临时夫妻”的生活。但是
有一天，当索远在河南农村的妻
子携女找上门来的时候，索远面
临了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次选择，
是抛弃结发妻子，和已经产生感
情的临时妻子麻丽生活在一起？
还是恪守道德的底线，回归家庭，
和妻子但平平冰释前嫌？

这一道德选择上的两难是这
部小说内在的情节驱动力，当那
个早晨索远和麻丽被急促的敲门
声惊醒，好梦就已经结束了。叶辛
严格恪守现实主义的写作原则，
以最朴素的讲故事的方式将这样
一个发生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
社会问题呈现了出来。根据小说
中援引的资料显示，在近些年的
上海，这种务工群体中的“临时夫
妻”现象已经非常普遍，不是以百
十计，而是以万、十万计。

毫无疑问，叶辛不仅仅是站
在道德的立场来看待这个问题
的。小说中的索远并非是一个道
德堕落、玩弄情感的浪荡子，恰好
相反，他努力工作、认真对待身边
的每一个人，无论是无知的女工，
还是并不了解其生活经历的“临
时妻子”麻丽。在整部小说中，索
远都始终以正面的形象出现，他
是一个阶层的代表——在城市务
工，有一定的知识技能，妻儿老小
还在农村，正努力通过自己的辛
勤工作变身为真正意义上的城市
人。但这个理想似乎遥不可及，他们的工资远远赶不上房价
上涨的速度，而他们的栖身之所，也不过是在所谓的“城中
村”中租借十来平米的房子。至于人格的尊严和精神的需
求，那就更是遥不可及的幻景了。但索远最有意思的地方也
许就在这里，从表面上看，他和麻丽的临时夫妻是从生理的
需要开始的，他丝毫不隐讳这一点，但从一开始，这一生理
的需求就与某种心理的需求结合在一起，在性的需要之外，
他们更需要的是一种精神上甚至是审美上的需要。我以为
这是小说最有穿透力的地方之一，对于索远这样的“新农民
工”而言，温饱已经无法满足他，他需要更多的东西——而
这所谓的更多东西，也不过是人性最基本的诉求。当社会无
法给予或者社会漠视这一切时，他们就自己创造出一种新
的关系来予以补充，在这个意义上，“临时夫妻”不仅具有社
会学的意义，同时也充满了意识形态的色彩：这是底层者的
创造力生生不息的表征。

正如布斯在《小说修辞学》中所言，题材的敏感是小说
的首要之义。从题材的角度看，《问世间情》选择了一个极有
生产性的话题。但小说还需要更多的东西，比如人物，比如
结构，比如对人性最充分的发掘和想象，当然，最重要的是，
小说不能遵循世俗的道德，小说要走的是自己的路，这条路
代表了另外的可能和另外的历史。

索远有另外一种可能性吗？这一疑问是“临时夫妻”这
一题材本身所内含的，他究竟会在麻丽和但平平之间选择
谁？他在选择的过程中，是否会扩展我们对于人性和生活的
认知？在路遥的《人生》中，高加林拓展了那个时代我们对于
青年的认知，一个人为了实现自己的进城欲望，可以采用非
正义的手段，而且，可以背叛古老的道德传统，这是高加林
形象之所以具有悲剧和力量的所在。

和高加林的欲说还休不同，索远直接用身体宣布了对农
村以及农村所代表的美学的失败：他对麻丽的迷恋与其说是
对性的迷恋，不如说是对一种新的生活的迷恋，麻丽的身材、
穿着，甚至是使用的香水都代表了一种更接近现代生活的审
美。这里有可能出现戏剧性的冲突和疯狂的悲剧力量。有什
么理由能让索远放弃这一切呢？即使他要放弃这一切，他也
必然要经受炼狱般的折磨和拷问，必将加深人性与这个时
代平庸的道德观念之间的矛盾冲突。这就是索远的可能性，
底层者用行动打破了旧规则，并试图想象和创造新的生活。

但索远却停下来了，他只是走了一小步，却退回来一大
步。这是中国的作家不愿意去直面的问题。路遥让高加林回
到了农村，而叶辛让人掐死了麻丽。既然麻丽死了，一切的
矛盾和可能都消失了，索远只有回到以前的家庭中去，这是
一个皆大欢喜的结局。惟一不高兴的可能就是麻丽，凭什么
我这么命苦，让你说掐死就掐死了呢？

是啊，麻丽之死更像一个电视剧的逻辑而非小说的逻
辑，电视剧的逻辑是要好看的桥段和高潮的结局，而小说的
逻辑是要人性的长度、宽度和深度。麻丽当然可以去死，这
是作者的权力。但是，如果小说本身也有权力的话，它也许
会反对这种做法，它或许会要求，让她不要死吧，因为实在
找不到让她死的理由；即使要她死，也不要死得那么简单。
也许作者会反驳，生活中就是这么简单啊。不错，生活是这
么简单，但是，并不能因此让小说也简单起来。

总之，无论是题材的选择，还是社会问题的呈现，《问世
间情》都是一部有意义、有意思的作品。只不过，如果麻丽还
一直执著地活着并爱着，如果索远不总是那么一本正经，如
果可以进一步地冒犯一下那些道貌岸然的东西，这部小说
也许就更有意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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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90年代初，我曾到故都南京
拜访过王慧骐。那时，我们属于同一个

“战壕”，都供职于共青团系统的青年杂
志，他在《风流一代》，我在《时代青年》。
除此，还有共同的爱好：散文诗。饭桌上
除了向慧骐取经办刊，更多的话题则是
散文诗。不久，他调任江苏文艺出版社
任副社长，创办并主编纪实类杂志《东
方明星》。因格调高兼可读性强，刊物颇
具人气，发行量高达十多万册。承蒙慧
骐每期惠赠，得以持续不断阅读，受益
匪浅。终有一天，杂志休刊，我们的联系
也由此中断。2013年6月的一天，去湖州
参加中国散文诗研究中心第一届年会，
与慧骐不期而遇。当互相发现彼此的一
刻，都有说不出的惊喜。这应了古人所
云人生四喜中的一喜：他乡遇故知。20
多年过去了，散文诗又把我们连接在了
一起。交谈中得知，他在15年前离开了
出版社，调入新华日报社，一直从事的
还是期刊和图书的出版工作。那次谋面
后不久，收到他从南京寄来的散文集

《雪落夜归人》《友人》《友人二集》，让我
加深了对他人品及文品的了解。

近日，收到慧骐的三卷本《王慧骐
与散文诗》，分别为《王慧骐散文诗精
选》《王慧骐论散文诗》《论王慧骐散文
诗》，一套完整的当代散文诗作家研究
个案。每卷均有“后记”，分别说明了编
选者的想法。试问，除去温永东主编的
三卷本《叶笛诗韵——郭风与散文诗》，
可曾见到第二部类似的著作？当下，散
文诗这一世界性文体在中国得到越来
越多作者与读者的喜爱，但理论研究滞
后，编选出版个案类的文献性著作，恰
逢其时。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王慧骐是一位
十分活跃且成绩斐然的散文诗作家。
1987 年，其散文诗作品《我永远属于未
知》荣获全国首届会龙散文诗大奖赛大
奖；1989 年，他的散文诗组章《爱的笔
记》获第二届金陵文学奖。那几年里，他
相继出版了多部散文诗集，受到广大读
者和专家的关注。《王慧骐散文诗精选》
选收了《月光下的金草帽》《爱的笔记》

《潇潇洒洒二十岁》《十七岁的天空》等4
本书中的187章作品。“尽管已作了较大
尺度的筛选和剔除，但留下的这些作

品，仍然有一些痕迹是无法抹去的，比
如幼稚，比如生硬和肤浅，还比如那种
特定时代里的高八度的调门和近乎一
厢情愿的企盼与幻想……但无论怎样，
它记录的是一段历史。是个人的，也是
时代的。只不过它是通过一种叫作散文
诗的艺术样式，去管窥那段距今并不遥
远的社会历史，以及呈现在这座舞台上
的生活万花筒。每个人都曾经年轻过，
抑或为诗冲动过。而面向青春的回望与
祭奠，对未来的人生，或许是一次挺不
错的精神洗礼。”这是作者朴素谦恭的
真情自白。这些诗作，曾经感动和感染
过许多人，不少作品被一些重要选本收
入并被众多专家点评。当然，它们又清
晰地留下了那个时代所特有的痕迹。今
天重读，并没有过时之感，依然被燃烧
不熄的青春火焰和真诚的爱所感动，为

一些作品精巧的艺术表现所折服。“二
十岁是摇曳的花，是多彩的梦，是搭上
了满弓的箭，是渴望着与蓝天接吻而迫
不及待地展开了羽翼的白鸽；二十岁
呀，金子一般沉甸甸的二十岁，今生今
世不会重逢的二十岁！把斟满威士忌的
高脚杯举起来，为二十岁——干杯！”
（《为二十岁干杯》）即便已迈入老年，读
这样火热的诗句，依然会怦然心动。它
们表明，优秀的文学作品总是具有穿越
时空的魅力。

王慧骐堪称文学多面手，不仅创作
新诗、散文诗、散文、儿童文学、报告文
学，还是一位评论家，曾出版《和中学生
谈散文和诗的欣赏》《步入散文和诗的
天国》等评论集。三卷本中的《王慧骐论
散文诗》是他的散文诗评论的汇集。他
在后记中谦虚地说：“在创作散文诗的

同时，那些年里我还为一些同时代的同
好们写过一点评论或赏析式的文字，但
那纯粹是一种学习、借鉴和有感而发的
交流，意在通过这种形式来取他人之长
补己之短。而这样做的结果，对写作技
艺的提高当是有了些帮助。”这些评论
既有较大篇幅的宏观的作家论，也有相
对短小微观的作品赏析，除此，还有作
家专访、史论、群体综述等，形式多样，
不拘一格。王慧骐的散文诗论有自己鲜
明的特色。他不属于学院派，很少专注
于纯理论的研究，也不喜欢引经据典，
而是品尝过创作甘苦后的思想结晶，是
打上个人印记的独立见解。不存在居高
临下式的宣讲，更像是朋友间的温馨交
谈。它们属于厚道的批评，生怕漏掉被
评者的任何优点。

与另外两部书稍有不同，这部书收
入了他近年来的7篇新作。史论《江苏散
文诗的昨天和今天》一文，缘于箫风主
持的“南太湖散文诗”专页中“散文诗巡
展·江苏篇”的约稿。这番机缘打开了他
关闭许久的一道闸口，记忆的洪水奔涌
而出。《记与几位散文诗前辈的交往》记

述他与柯蓝、郭风、李耕、耿林莽等前辈
作家的交往，几位老人的音容笑貌与道
德文章跃然纸上。《散文诗阵地上的那
些老兵》则是一篇群体素描，忆及桂兴
华、陈志泽、陈慧瑛、韩嘉川、蔡旭、严
炎、王幅明、秦兆基等多位散文诗的坚
守者。这篇长文有一附录，收入王幅明、
蔡旭、泰兆基读过此文后的反馈邮件，
别具一格，丰富了文章的信息量。另外4
篇是形式不一的作家论，论及箫风、王
志清、栾承舟、张稼文4位各具特色的散
文诗作家。

《论王慧骐散文诗》则汇集了27位
作家、学者评论王慧骐散文诗的文章，
共42篇。其中包括两位已故的散文诗前
辈柯蓝、郭风，散文诗评论家楼肇明、秦
兆基、吴周文、张彦加、王志清，作家高
洪波、丁芒、洪烛等。作为当年的一位青
年才俊，王慧骐能够受到如此多作家的
关注，只能有一个解释：其作品确有不
同凡响之处。

一次漂亮的总结。一次有关青春的
深情回望。但我更相信，这将是更为灿
烂的第二青春期的开端。

常燃不熄的青春与爱
——读《王慧骐与散文诗》 □王幅明


